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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站在露台上，望見天藍不再 

雀鳥開始為花朵發聲，吐露和平的信息 

我知道，如果背後的新居意味安定，那麼 

露台見方的天地便是懸浮不定的半島 

只要退一步，跨過水漾的玻璃門 

便可回到陋室的嗔痴，滋養自我放逐的妄念 

無論是板間房開向暗黑天井的氣窗 

還是唐樓銲死了的鐵窗花，都像當鋪一樣 

教我迷上押注一刻的亢奮，開出似曾相識的未來 

接着是回歸時租借回來的時空 

窗台低矮得像自己的身影 

平面面積卻比身後所佔據的幅員 

還要廣闊，必須催眠自己是具死屍 

才能承受那橫樑的壓迫 

 

從一間屋流到另一間屋，陰晴相間 

回憶的凌遲，逐片逐片削還 

我用夢想辜負的自由 

現在，這片小露台 

就像喘氣的犬舌，我在上面 

聽見自己削還的碎片裏 

有我的靈魂在擂動，呼喚自由 

鼓聲從天邊的隙縫透出 

穿過山谷河川，奇花異卉 

震得我血裏的母艦啟航 

升降勇氣，轟炸想像 

 

那是非洲大草原上，呼喚自由的鼓聲 

每下擂動都充滿風的醋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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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中猶帶着酸溜溜的宿命在浪盪 

共存的鴕鳥為了尋找天敵，進化了視力 

牛羚因想像受襲，奉獻出嗅覺 

只有牠，在湧動的草浪中，不動如山 

是一匹聖獸，突破了輪迴的絞鏈 

啊，不，是卡住了互為因果的齒突 

就這樣橫空降臨，只為秉持 

一份混沌的寧謐 

前半身黑白相間，落落拓拓 

是愛恨分明的架勢 

靈目就藏在是非的紋理間 

是神的呼息在昇華自然的法規 

卻又水汪汪的墜着塵世的眷念 

 

縱使獅子趨近，鴕鳥以超凡的視力 

計算各個逃循路線的機率 

牠，卻沒有躲閃，只默默佇立 

讓獸性隨淚水淌流 

流向敵人，沉澱成白日夢般的尊嚴 

許多的尊嚴匯流，便成了文明 

獅子，在吃與被吃的對峙中 

閃爍如革命的爆點，歷史的轉捩 

押注自由的籌碼 

 

當然，我可從記憶裏選取 

適當的窗作自我獸性的頸環 

但在宏亮的鼓音中，露台呀露台 

你是否可當呼風的祭壇 

供我獻祭內心深處的獸性？ 

在這是非成了裝置藝術的年代 

可以在一小片緩衝的超脫上 

見證這城市在喧囂中繁衍荒蕪 

毫無疑問，是幸福的，就像是 

牠那雙大隱於歷史皺褶間的靈目 

普渡過無數在期待中感到寂寞的靈魂 

 

我們當然不是期待着甚麼英雄 

在集體記憶的低空爆破如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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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城市的英雄已經給放飛遠去 

就在策動革命的小樓變成了垃圾站之際 

就在垃圾站外昂然豎起介紹牌之時 

就在一個本來值得民眾驕傲的日子 

全城均以遊行來紀念之際 

就在遊行隊伍高舉舊日敵人的大纛 

卻被視為在鼓動獨立革命之時 

隊伍一行一行的從島的中部 

邁向頂端，就像牠的間紋 

從頸後一直延至主司節制的額葉 

卸下了內心的負累，我以露台作彈板 

縱身躍入那滿逢七月大潮的洪流 

橫額湧動如坦克浪，口號像炮管 

空洞而深邃，彷彿只要相信 

便可在目光盡處，轟出 

一個通向未來的啞口 

逐一吞咽玉化成蟬的人 

不知從哪個窅暗的角落冒出 

匯聚在一道主幹上，肆意鳴叫、吸啜 

沸沸騰騰的，淹沒了白晝的紛擾 

延續黑夜對信念的洗刷，讓星光在人心中 

閃爍如太平地的藥粉，大道上 

那一行一行的湧進和呼喊 

鮮明如牠前半身的斑紋糾葛—— 

陰陽的追逐 晝夜的相煎 

是非的角力 正邪的較勁 

 

又驟然消隱，如長城入海、樓蘭沙遁 

那是井水跟河水的分界 

是祥林嫂辛苦捐來，給萬人跨的檻 

每一跨都在她靈魂上添一口狼嚙 

但只有跨過去，才能回到那片黃土的膚色 

彷彿是從屏風的樓羣，回到深掘的窰洞 

把糜子搓成黃饃饃，猶如在將自己的命 

揉進故土裏，我們從那個曾經 

和殖民城市同名的公園出發，四周的窗戶 

每年總有一晚，會倒映成燭海的蜃樓 

燭火的護杯裏掩映着許多遺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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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孩在窗上呵氣寫自己的乳名 

有赤膊的男子在調整窗鉸的鬆緊 

有老頭倚窗設想百個苟活的理由 

每年那一晚，都變成了蠟行如蠶絲抽離 

絲抽盡後，又會現出怎麼樣的真相？ 

 

我們操到當鋪的樓底下 

那像三十年代上海灘的大露台 

可容納幾張供舞會人士喘息的桌椅 

會老土地給形容為十里洋場 

現在當鋪已改建為餐室 

吸引小撮老外舉着長鏡獵奇 

明日復以鮮豔的色框裱成雜誌的封面 

便自信見證了一次文明的誕生 

 

風的手指彈撥過牠黑白的間紋 

來到泥黃的膚色，便是一次頓挫 

接着隨北方麥浪的節奏起伏 

復在後肢因蓄勢而繃緊的肌腱上 

激越起來，澎湃猶如壺口的傾注 

冷凝的眼神好像隨時可迸射出 

後肢的勁兒，不遠處的獅子 

只好裝出呵欠，暫且把目光移開 

並再次俯伏下來，牛羚伺機撤退 

牠卻依然儆醒着 

 

無論內裏如何改建，當鋪的外牆 

還是撇不清舊日的糾葛 

有些是鋼索拉起了商鋪的字號 

有些筆畫日間正常，夜裏閃爍如鬼魅 

有些是電纜推動那世紀的車廂 

漸進若歲月的城垛，從窗口伸出來的 

放心，不是箭鏃或長矛，不過是盾牌 

竭力維護因缺乏信念而畏光的身份 

身份的標籤上，以冗長、細碎的附註 

所闡釋承諾，成了道德高地上沖刷下來的泥沙 

把人潮的河牀越墊越高，年復年，終有一天 

成為懸河，水位高於不同排場和格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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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窗與露台，或者是不知多少里的洋場 

一切的口號，喊出來後，都變成泥漿裏的氣泡 

汩汩爆破，往日的旁觀，過去的俯視 

現在都成了怔忡的仰望，每天 

祈求着海堤不要崩塌 

 

鴕鳥放風的靈視哪裏去了？ 

牛羚預警的嗅覺耗盡了嗎？ 

連令人儆醒的獅子也遠去？ 

只剩下動物園的圍欄外，打發閒暇的指點 

訝異於一個身軀，竟然存在兩種毛色 

是非分明的鐵血判官 親炙鄉土的殷實農民 

踟躕不前的規矩囚徒 灑盡熱血的革命烈士 

游走灰色的投機炒家 人血饅頭診治的病夫 

非黑即白的網絡族羣 指鹿為馬的國粹派系 

極右光復的地方勢力 魚目混珠的水貨拆家 

全是羣族中倖存的一員 

獅子的殺氣下，牠佇立 

身份的猶豫中，牠掃視 

囚禁的苟活裏，牠思念自由的閃電 

擊打記憶中肅立的大樹 

 

鼓聲從非洲的草原傳來，由遠至近 

咚！咚……三長兩短的頻率，囚枝也共鳴起來 

牠蹬腿踢泥，一下兩下，咚咚 

最後發勁，甩掉籠外眾目施捨的憐憫 

在燦爛的日光下，全速撞向牢牆 

就在此物種宣佈滅絕的一刻 

薛西弗斯的圓石抵達尖頂，末日趨近 

卡繆從荒謬中復活，思考人為何不自殺 

圓石因撞牆的震盪而滾下 

卡繆不得不因復活而改為思量 

禽獸何以會像人一樣自殺，以及 

自殺，跟被自殺的瓜葛該如何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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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路面的河流，載過不同的腳步 

流向同一個方向，每次轉舵 

腳底都會長出一個新生 

風，在光撙節自我的時刻 

記錄任性在成長中消耗的速度 

 

我當然懷念閃爍的日子 

如果黃昏帶來的黑夜裏沒有寂寞 

我還能記住飛鳥劃空的軌迹 

和樹搖花落的舞姿嗎？  

還會感謝空虛賜予撞擊的餘裕？  

 

對於寂寞，抱歉，我還是心存怨懟 

嫌它不夠新鮮，縱然熟悉的街道 

經洗滌以後，已變得陌生 

我還是禁不住想像瀝青下，那大地的原色 

沉睡着多少星星的瑣屑 

 

街燈亮起，腳下的濕潤 

眨着大地的眼睛，期待故事的種子 

好的，縱然低頭會模糊了面目 

我會專注在自己飄忽的影子裏 

撒下受阻於腳步而濺起的青春  

 

明早，閃爍的日子，又會給踏碎 

帶到不同的邊陲沉睡，而我會暗自慶幸 

自己因不膩的充實而醒着 

見證影子那小片宇宙慢慢膨脹 

許多個閃爍的日子，在訴說腳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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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清早乘車上班，我愛捧着書本 

在顛簸中感受書頁的窸窣 

我愛感受焦距在文字和 

窗外的風景之間反覆轉換 

道旁的樹，手牽手款擺 

回應我路過所帶來的風的關懷 

書頁在翻揭中散發葉香 

掌狀、鱗狀、卵形和刀形的 

在我指頭的搓磨中滲出時光微稠的乳汁 

明白了，每次佇候也是可喜的終點 

在燦白的陽光中，書頁冒出呼吸的氣泡 

啪 ！你們赫然和車子來個歡呼的擊掌 

我就是這樣從昨夜的噩夢中醒過來 

 

用過的廢紙，靠着牆堆疊起來 

每次我急切需要上廁時 

在甬道的轉角，看見蒼白的樹幹 

好像又長高了不少 

科學的定理、歷史的解碼 

甚至我精選出來的經典的篇章 

都是你吸攝的養分，但你只會一味長高 

不同範疇的學識卻糾結不出一個分枝 

你靜立如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每一頁都是致命的傷口 

隱約哼出你思念的鳥鳴和風雷 

來到我的耳中卻是對砍伐者聲聲的咒詛 

對不起，我的記憶雖算不上肥沃 

總可容納你的一兩個分枝、結果，然後播種 

就在我再次醒起急需排洩的剎那 

 

你的主幹不粗，葉色偏黃 

正對着食肆的排氣口 

天空無垠，但四周的高樓限定了你的心靈 

每天十六小時吸着人間的油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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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口來自我所點的盡量清淡的菜式 

你努力從鋪磚下的泥土攝取養分 

抵抗煉獄的蒸騰，枯黃的葉片像金睛 

審視趕路的人羣，在但求裹腹的寒傖中 

我駐足仰望你新爆的一頭紅花 

在你看來，我究竟是人還是鬼呢？  

都不打緊，街燈亮起 

只要沿着此道前行 

我也可以在喧囂中得到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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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你披着一層薄薄的睡眠 

頭蓋上的眼睛彷彿隨時會睜開 

在瀝青了的夜中，為我開一扇門 

對，是門，不是窗，通向 

一片蠻荒的草原，陽光瘋狂地 

大筆塗抹，卻在你大角的四周 

慢下來，細意描亮多叉的輪廓 

曾經在爸爸的中藥店 

你合着眼，伴我寫自己的名字 

記認常見的藥材，童年的夢透明起來 

一個個掛在角叉上，如祝禱的幡 

 

你眼窩的四周拉起一條條緊合的皺褶 

給冷眼旁觀的時間添抖顫的陰影 

感謝你甘為無名的我而犧牲 

抗日時，你為我死了一次 

文革時，你代替我給鬥死了一次 

六四時，你變成了我給輾死了一次 

孤苦的日子，因你賜予的句號的圓亮 

而變得迷人，內心的依戀 

舉起悔疚的槍枝向自己 

你再次合上眼 

沉默如博物館內的冠冕  

翻滾的星夜隨着平靜下來 

 

你的角，在寂寞的巨影下 

拔高、變形，像冬日壁爐裏的閃爍 

隨搖椅的節奏激盪出許多往事 

很快便給各式各樣的疲累拉散 

記憶裏只剩下臉上晃動的金黃 

願我能像麥穗一樣因飽滿而挺立 

你還未肯睜眼，四周還是一片黝暗 

你生前的淚和我死後的淚 

就在這清冷的等候中擦身而過 

互相牽絆，微調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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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一） 

每次垂攤在沙發上，望見飾櫃中的你們 

默默守望手持的一株大花，我便會掉入深深的疑惑中 

時間的水紋在玻璃上掩映，泡軟了我凝望的深度 

生活於是多添了一片泥濘，濕漉漉的 

拓摹出的足印深刻卻亂陳沒個分寸 

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       火燒後欄急步走 

前進的，與繞圈的，交織相纏，昭示我對過去的悸動 

我曾在草地上，餵飽了一世紀的蚊，以最笨重的雙筒鏡 

守候火星大衝，而你們還是堅握花莖 

我曾撥開會考的模擬試題，依據複雜的圖示 

學習一頭劍龍的摺法，還幻想自己成為摺紙專家 

創出如何用一張紙摺出香港道地的蛋撻與燒賣 

而你們還是仰望那一朵花，花朵比你們的臉蛋還要大 

花瓣外翻輕輕推開寂寞的臉，陽光在花邊升起 

露珠睜開圓脹的夢眼，留住了時光在頭頂如炊煙 

虛渺卻令人感覺安穩，我開始在記憶中掘地洞 

我竭力激發創意為產品添賣點，別人揶揄 

我的目光從孤芳的花杯下移 

我爭取資源開展計劃，別人攻訐 

我的目光沿駝彎的莖下移 

我捧著成果自省，別人誣衊詆譭 

我的目光繼續下移，我把怨懟、沮喪都埋葬 

滋潤花朵凋萎後結出累累的彈頭 

始見花的根已遠離了泥土，抵在你們的上腹 

時光圍著你們流動，日漸清澈，甚至炫然發亮 

童年的足印如魚兒在彼拉多的盆水中嬉戲 

嘴色翕動，唱著快樂的歌，我卻一句也聽不到 

即使我已沉默不再控訴，即使你微笑著把傳聲的花杯伸向我 

讓星星與露水叮嚀叮嚀的笑彼此的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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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夢與夢之間的時差，盡是炙熱的白晝、流失的砂土 

格倫海尼漢的收割季一年比一年短 

農夫垂頭看自己的足踝生根 

民謠、童話，紮入貧瘠的泥土 

只能以身上唯一自由的雙手，嘗試雕塑自己 

腦海中閃過來自前生的叮嚀： 

盈盈笑意中要有老樹的淡定 

 

一位老者嗎？年輪變成滄桑的皺紋 

二次大戰轟炸的火光亮過以後 

農夫的根長出許多的瘤結 

猶太人的呼救響過以後 

農夫的根演進成板狀支撐沉重的樹身 

美麗的小鎮給摒棄在圍牆的東面 

一堵掛滿監視眼睛的圍牆的東面 

在人間的喧嘩中沉默如老樹蔓生的森林 

玩具的嬉笑掛不上枝結不出果實 

都飄散了，農舍的雞不啼，只顧啄食 

綠坡上的羊不叫，只顧嚙草 

農夫心中的年輪口吃起來 

以斷續的虛線紀錄戰後的創傷 

 

那麼，一位小孩如何？嬌小的身軀 

在農夫心中的轉盤升起，邊緣因雙手的顫抖 

而起伏如愛爾滋的丘陵地 

小孩的臉上要掛著秋天高亢的笑容 

坦然迎向晨光擦掉圍牆的巨影 

雙腿緊貼底座像農夫的根抓緊鄉土 

就讓他們的雙手閒著，不，不要讓他們的懷抱 

因空虛而掉入老樹深沉的遠慮 

縱然遠方還隱約傳來炸彈的巨響受襲的呼救 

不要給他們槍技、旌旗、火炬，或號角 

就讓他們以姆指姑娘的勇氣守護一朵花 

一朵點綴尋常百姓露台的花，親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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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舉自己的心向天敞放，讓夢在風中散播 

白茫茫的時差從此有了驚喜的色調 

盈盈的笑意中便有了故鄉老樹的淡定 

 

（三） 

每種花都有自己的花語 

百合是純潔紫丁香是羞怯向日葵是愛慕 

似乎全是我該說而未說的話 

如何才能確認手持的那根就是內心的本意 

在轟烈過後的虛脫中我滿足地笑 

在蹉跎的傻勁中，我感覺世界像黑暗的波浪捲走了滿天的星 

我知道，信念和慾望，從來都不會說謊 

在她的盼眼中，卻變成了狼狽的修飾，七零八落 

你手中的花，雖然比你身軀還要高大 

但花莖垂軟，真的抵得住突如其來的風暴？ 

你微笑，手握的花莖如臨風的船桅 

我想起這根花莖曾在載運途中斷折 

多年來，雖然花朵不再完美，修補的膠紙，十分突兀 

你卻仍在微笑，不只微笑，彷彿還在凝神傾聽甚麼 

眉字間彷彿還有窗外的雲影 

我感到一份自恃的尊嚴從你手中輻射開來 

撐開一柄護衛的傘，在我和她頭上撒下 

一串晨鳥的啁啾，時光沿簷牙滴落我的一肩 

你帶著缺陷為我高舉諾言 

傘外無論陰晴，雷還是不雷 

傘內的笑聲濕過還是未曾濕過 

你所持的還是當日靦腆的少年 

受盡店主的白眼，以袋中僅有的五元所買的 

那朵不謝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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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斑 斑 斑 斑  （斑 斑 ） 

斑 斑 斑  

 

初次遇上「持花小孩」這種人偶，並沒有特別喜愛，甚至覺得有點怪相：一個小孩

雙手舉持一朵比他自身還要高還要大的花，和事實並不相符。送禮的友人在夾附的小卡

片上寫道：「希望你能像小孩守護花朵一樣守護自己的理想。」友人可能是見卡片上只

要上款和下款不好，所以便隨手拈來一句既能解釋送禮心思又略帶鼓勵的說話。回想起

來，我好像沒有和她談過甚麼理想，如果我曾經有過所謂理想的話。那時我初出茅廬，

碰上市道不佳，找工作找了許久，才找著一份電腦雜誌的編輯工作，總覺得時不予我，

大概在人前常流露出一副鬱鬱不得志和懷才不遇的寒傖相，所以友人欲藉此勸我看開一

點，暗示我不要怨天尤人，不應遷怒貳過，但又不好意思明言，所以才會這樣寫道。想

著想著，似乎又不像是敷衍之言，友人此著確實高明。無論如何，這句贈言至少證明我

在別人眼中尚算是一個有理想的有為青年。 

 

人偶手持的花莖是最脆弱之處，不過是根幼竹條，既要承受頂端花杯下墜之勢，又

要造就自然流麗的弧度，否則便會顯得硬繃繃了。為免袋子中的雜物因途中的顛簸而撞

斷花莖，我特別空出內層中的文具格來安置它。回到家中，眼見木偶完整無缺，正暗自

慶幸，怎料取出來時花瓣給袋邊的走線勾住了，脆弱的花莖就在這為山九仞之際斷折了。

我只好用膠紙綑著拗彎了的牙籤替花莖作接枝手術，然後便把它束之高閣。初時那份雞

肋的遺憾會偶然在電視的廣告時段吸引我的目光稍留。後來，我轉了新的工作，和饋贈

木偶的友人失了聯絡。加上每天營役後回到家中，根本沒有多餘時間看無聊的肥皂劇。

它就像安徒生的小錫兵一樣，因缺陷而漸漸給善變的主人遺忘。 

 

直至某年，我在東京近郊輕井澤的玩具博物館裏看見許多「持花的小孩」，每個表

情都不同，服飾也不同，所持的花朵品種亦不同：紅的、藍的、黃的、白的；單瓣的、

多瓣的、多瓣的；細蕊的、大蕊的；單朵的、雙朵的、多朵的……全都陳列在三層的旋

轉圓台上。花朵都微向前伸，使圓台的周邊都變得掩映虛渺。每個木偶小孩，彷彿都在

向我微笑，給我問好。博物館外的小樹林雖還覆滿了四月的晚雪，好不刺眼，令人不敢

稍留，但我卻彷彿聽到雪下的花朵蓄勢破土的窸窣。家中那個「持花的小孩」殘損的印

象也驀然從塵封的記憶裏冒出來，耳邊彷彿又響起友人的贈言。 

 

原來「持花的小孩」這個造型已有很悠久的歷史，約在十二、三世紀德國的愛爾滋

丘陵地一帶村落，由於附近土地並不肥沃，加上氣候嚴苛，村民單靠耕作難以維生，於

是嘗試在農閒時以當地豐富的木材資源開始雕刻製作人偶。至於是誰第一個製作「持花

的小孩」，以及花和小孩之間不合理的比例意欲為何，則已無從稽考了。到了第一、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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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時，德國的玩具手工業受到重創，幾近癱瘓，我想是「花」和「小孩」都能在

戰火蹂躪中教人心存盼望的緣故，所以「持花的小孩」的造型才能熬過艱苦的歲月傳承

下來和流傳開去。不是嗎？我們要守護的何止是個人的理想，還有整個民族的傳統。 

 

可幸經過長久的流傳，現代的「持花的小孩」依然保存了農民的質樸，木的紋理及

花朵綻放的形象，讓觀賞者的心神可以穿過城市的隙縫去感應大自然的呼喚，我彷彿又

聽見花苗鑽出雪掩的微響，所以每次碰見「持花的小孩」，我都會不期然地挑一、兩個來

買。我把新購的幾個放到玻璃飾櫃中，我又想起折了花莖的那個，便把它從雜物中翻出

來，發覺綑紮的膠紙已經發黃變脆，花杯已墜至底座，臉上的油漆也開始龜裂。經過多

月來日以繼夜地工作，我同樣是頭垂臉黃，連睡覺的時間也欠奉，真的遑論守護理想了。 

 

如果把它放在其他新購的「持花的小孩」當中，難免顯得突兀和滄桑，於是我開始

盤算如何給它翻新。首先，必須找到合適的條子取代斷折的花莖。我嘗試找類似的竹條，

但不是太軟就是太挺，加上條子難以接駁花杯，所以我改為搜尋塑膠小管，這樣斷折的

半根花莖套入管子後便能穩當地承托花杯的重量。傳統造型上，花莖都是綠色的，所以

星巴克的熱飲飲管似乎是甚為恰當的選擇。可惜飲管的孔太小，未能把花杯套進去。加

上，如果沿用其雙管設計，則有欠神似；如果把飲管破分為二則太軟，長長的切口亦會

使修整的效果大打折扣。後來，當我正為家中的鐵閘加滑時，發覺 WD40潤滑劑的噴管，

顏色雖為紅色，但其粗幼、軟硬剛好，承托花杯的重量之餘，又能成就原先流麗的弧線，

只要再用平常的油性模型塗彩把噴管塗成綠色，便和原來的沒有兩樣了。我還給人偶整

體噴上數層光油，以防臉孔繼續龜裂。整個木偶煥然一新的，和其他新購的放在一起，

也毫不遜色。 

 

我以後大概還會「收養」其他的「持花的小孩」，但我想我還是鍾情於這一個，不

是因為它現在回復光鮮，而是因為它曾經頹唐過、在無情的歲月中掙扎過。每次看見

它，我便會想起友人的贈言，心中便不期然湧出一股起跑的傻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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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斑 斑  

 斑 斑 斑  

 
 她正準備給一根五角星的白色蠟柱進行染色的功序。好不容易才弄出她面前那五、

六盤不同顏色的染料：首先把礦物舂得細碎，摻到温熱的溶液中，再用力攪拌，否則顆

粒便會沉澱到底部，這樣用以浸染的蠟柱便會出現顏色不均的情況。她還須調控温度，

否則温度太高，蠟柱便會軟化變形；相反，温度太低，顏色又無法黏附在蠟柱的表面。 

 

 染料準備好以後，她開始第一重上色。當她把蠟柱浸入染料時，便確實地感到它正

逐點逐點在釋放重量，她知道自己是否能遏抑雙臂顫抖，也是決定自己身價的一個要素。

在温熱的染料中，即使只是少許的搖擺也會令蠟柱變形傾塌，也會令染料分佈不均；而

浸泡的次數便決定顏料的厚薄，直接影響雕刻圖案線條的粗幼，換句話說，必須在染色

前已想好構圖。 

 

 在進行第二層染色前，首先要把蠟柱浸下冷水，以凝固第一重的顏料，但出手必

須要快，否則連蠟柱也凝固得實實的。這樣進行第二重的蘸染時，便要用上更長的時

間才能成功上色，而且如此頻密地冷卻加熱，蠟柱也可能因而出現龜裂或氣孔，有礙

之後的雕刻。 

 

 如此蘸染了幾層顏色後，終於來到最後一重，也就是蠟燭的基礎襯色，由於燭身

上的陰雕，會令燭壁變薄，蠟燭點亮後，雕孔都成了透光的窗，原來的顏色或多或少

會變淡，只有最外層的襯色默默保持著基調，令燭光不致太張狂，失去了寬宥的温

煦。 

 

 但這最後一重染色實在太難掌握了，如果染的是淺色，則完全遮蓋不了底層的顏色；

如果勉強染上太深的顏色，可能又犧牲了吸引人的風采。她決心要創作出一根令人驚豔

的奉燭。她的家族歷代都為這城市的大教堂精心雕刻聖壇上用的蠟燭，而每年的復活節

彌撒，正是燭雕師一展所長或通過考驗得以擢升為首席的機遇。如果她成功通過，便是

首位女性的首席燭雕師了。她一直在苦思該給蠟燭的表層染上怎樣的超凡色彩。想著想

著，不知不覺間，天已微亮，她在地下工作室抬頭便見高處氣窗外的花圃，晃盪著三色

堇新發的小花，花瓣的外緣是深紫；接著藍調稍退，變成中間的一層姹紅；而圍繞花蕊

的，則是一圈潔白，就像相思雀靈目的那道白圈，所以她心裏直管喊它為「相思白」。當

太陽升至半空，光線令花瓣變得剔透晶瑩，原來的色調變淺了，但色澤卻更亮麗，就像

是地上搖曳生姿的星，她看呆了。她當下便下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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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決心做一根像三色堇一樣的奉燭，作為復活節彌撒上給自己的考驗課題。最內

層的「相思白」最適合用來象徵降臨人心的聖靈之鴿；中間一層的姹紅也染得出色，

正好用來代表基督捨身的寶血，象徵原諒與犧牲；現在只欠最外圍的那層紫，不能太

深，否則蠟燭點亮後，便不會有剔透的效果，營造不了花瓣在陽光下搖曳的風姿。當

然，蠟燭不能像花瓣般搖曳，但燭火卻會掩映晃盪，應該會是同樣地令人目瞪口呆。

她想著想著，嘴角不期然露出了滿足的笑意。 

 

 紫色，是兩極的象徵，一方面代表神的威儀，另一方面代表世人的懺悔，由它導引

信眾的眼光進入第二重的紅色，無論在色調和象徵意義上都是最恰當的安排。就是因著

這一層紫，她已經作了許多次的嘗試，只要稍稍不滿，便會將作品毁掉。在這追求完美

的過程中，她不容許自己有退路，她知道只有在沒有迴避餘地的境況，才能真正迸發出

所有潛能。現在距離彌撒只有大半天的時間，她知道這將會是她最後的機會了。她挺胸

吸了一口大氣，然後屏息把蠟柱浸入偏藍調的紫色蠟液中。這次必須趁蠟未凝固便把它

浸到淡紅的蠟液去，這樣底層的紫色看上來便不會偏藍調，而是變成薰衣草的那種淡紫，

就像日出時外緣起著透白毛邊的紫靄。當蠟燭點起，光芒漸漸從中心擴散開來，連最外

圍略帶憂郁的紫色都抖擻起來，便會令人心生漫漫長夜終於過去了的詠讚。 

 

 終於完成全部的浸染程序，接著便是雕刻的步驟了，她只有一刻鐘的時間，否則

蠟燭便會凝固硬化，雕出的瓣兒也屈曲不了，成就不了圓滑的線條。只是雙手因不絕

攪拌和提重而顫抖起來，難以快勁地落刀。她深呼吸了一下，又向雙掌呵氣磨擦，然

後把手指交疊外屈幾下，嘗試令自己的雙手鎮定下來。她屏息閉目，再回想一下構想

的圖案。好了，她知道如果再猶豫，願望之箭便會迷途。她張開炯目，便一刀落到蠟

柱的底層，拉出一片花瓣，把瓣尖順時針撥到另一邊，用刀背把黏合點壓實。接著第

二瓣，落刀的深淺必須一致，否則便會出現線條粗幼不一的情況，然後是第三瓣、第

四瓣和第五瓣……一朵三色堇正徐徐綻放，成為了她的信心之花。接著在稍高的位置

雕出第二層花瓣，她滿意極了，眼眶透明的線條不斷加粗。 

 

 花瓣之上，第三層的圖案是十字架窗，窗框是尖拱，邊緣是斜切模式，讓不同的

顏色層像梯田一樣顯示出來，令窗中央的十字架像高原上的馬丘比丘一樣隆起。最

後，頂端的圖案則是銜著橄欖的白鴿，只有最低層的蠟柱才是白色，所以必須一刀到

底，力度必須拿揑得宜，才能無損底層的表面。一圈白鴿雕妥後，全部的雕刻都完成

了，她眼眶裏的那層薄膜滴下來成了三色堇花瓣上的露珠。終於完成了，她虛脫地頹

坐下來，不知不覺間便睡著了。再醒來的時候已是微曦的時分了。她穿上禮袍，親手

把這根精雕的大蠟燭包妥，送到大教堂。甫踏出工作室，她便聽到教堂清晨的鐘聲，

不知為何，她覺得今天的鐘聲特別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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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撒開始，當布幔給掀起來，信眾看見蠟燭時，抑是目瞪口呆，吐不出半句，抑是

禁不住嘩的一聲喊出來。她知道她的紫堇燭將會成為傳奇，成為永恆的象徵。他當了聖

壇侍從多年也從未見過如斯精緻動人的奉燭，他向她點頭並投以讚賞欽佩的眼光，然後

轉身準備點燃蠟燭。 

 

 他呆住了，因為無論怎樣找，都無法找到供點燃的燭芯。他的猶疑，令壇下的她像

受到雷殛一樣顫動了一下，面容抽搐起來。她這才醒起自己只顧追求完美的色彩和雕飾，

沉醉於創作合乎教義的象徵，竟然忘記了最重要的燭芯。他不想她失望，名譽掃地，於

是昂首望望上方密封的玫瑰玻璃，假裝在尋找風的來源。最後他重新把蠟燭捧到偏壇去

點燃。 

 

 在偏壇，他敦促自己要趕快想出補救的方法。他靈機一動想到暫代燭芯的物件，雖

然有點不捨，但一想起她的面容，他便狠下決心剪下陪伴他多年，由去世父母贈送的經

書的那道絲絨緞帶，然後從燭台拆下一根幼鐵枝，放進壁爐裏烘熱，再把緞帶浸到旁邊

油燈的盤子裏，讓它蘸滿燃油。他把蠟燭放到地上，拿起烘熱了的鐵枝，往蠟燭的中心

點輕輕按壓下去，再拔出來，然後把蘸了油的緞帶塞進去，最後點亮。他呆了半晌，因

為實在太美了。他捧著燃著了的蠟燭回到正壇，信眾無不讚歎。他偷望台下一眼，發覺

她的位子已經空著。從此再沒有人在鎮上看到她，也再沒有人可以製作出另一根紫堇燭。

這惟一的紫堇燭於是成了絕響。它給放在玻璃櫃中成為教堂常設的展品。 

 

 二十年後，一位中年婦人仔細地研讀展品的說明：「紫堇燭，顏色參照三色堇創

作，代表三位一體的教義，燭芯為百年經書的緞帶。此燭的燭（祝）語為：『我是微不

足道的！』（I am nobody.）」她再次感到受到雷殛，凝望這段說明良久良久，直至背

後傳來一把聲音：「你終於回來了嗎？」她回頭與他對望，他說：「『我是微不足道

的！』是摩西回應燃燒的荊棘叢的話。」她點點頭，淚便順勢湧出…… 

 

 每次遇見餐桌上的小蠟燭，我便會想起上面的故事，以及一位舊同事。那時我任職

於一家電腦雜誌社，其中有一位客戶經理，我和她僅有數面之緣，現在連她的名字都已

忘記了。只記得她在最後上班的日子拿著西餅來給我挑，我順便問她的去向，還以為會

是金融或地產經紀，因為那是當時最多人嚮往的，可以在短時間內發大財的行業。怎料，

她卻睜著水汪汪的眼睛說：「我去當蠟燭雕刻師！」這次換我睜大眼睛問：「你說甚麼？」

她堅定地重復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聽見現今的香港有這樣的行業。之後我沒有再見到這

位同事，但每次看見雕刻得華美的蠟燭，我便會想起她，總覺得這位同事就是故事中的

她，或者是她的來生。二十年了，不知道她是否還在當燭雕師，只冀盼她在雕刻新款蠟

燭時不會再次忘記那根本的燭芯。 


